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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認為，事物是運動的，是發展變化的，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

和對立統一盡在於陰陽之間的相互作用，所以人們在觀察和認識客觀事物

時，必須深入事物內部，把握事物變化的深層原因。《周易》還要求人們

在事物初始階段即能察知苗頭，掌握動向，因而提出了「知幾」這一概

念。所謂「知幾」，就是要求人們善於發現事物的各種苗頭，及早提出預

警，從而早做準備，防患於未然。《易經》中的占卜之辭，最重要的就是

占「幾」，以此求得對某事件發生之前的預測。《周易》之所以要求人們

儘可能掌握事件萌芽時期的情況，就是希望能夠預見事物的發展態勢，及

時做出應對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孫子》的「知論」與《周易》的「知幾論」

也有密切的聯繫。《孫子》的「知論」強調「先知」，在把握事物發展變

化規律的同時，更要求預見將要發生的情況，這多少也是受到《周易》「知

幾論」的影響。

《周易》對軍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，重視情報、重視先知一向是軍

事鬥爭的實際需要。但是在《周易》一書中，由「知」到「戰」的體系構

建，並不十分明顯，情報的地位和作用，也不是非常突出。這既是《周

易》一書的性質所決定，也是上古軍事思想的初期發展形態所致。繼承相

關「知論」，再發展構建「知戰」兵學思想體系等歷史任務的完成，等待

著一位傑出的兵學大師的出現。深入總結上古情報活動實踐，系統闡發古

典情報理論的任務，都在等待著孫武來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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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廟算」一詞出自《計篇》，是該篇的中心內容，

也是孫子的戰略情報分析理論的核心。《計篇》，武經

七書本稱《始計篇》[1]，是十三篇的第一篇，也是最重要

的一篇。該篇提綱挈領地說明了全書的中心思想。《孫

子》十三篇就是講戰爭問題，研究戰爭之法，中心問題

就是「先計而後戰」，也即「知戰」。其中的核心內容，

用古代術語來說，就是「廟算」，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就

是戰略情報分析。《計篇》的中心思想就是這個。前面

我們已經指出，「知戰」是孫子兵學思想體系的基本內

容，《計篇》集中討論的也正是這個內容。《計篇》是

十三篇的核心，是總綱。

所謂「先計而後戰」，「計」必須在先，「戰」必

須在後。這就是情報先行原則，也就是明代戚繼光所說

的「算定戰」。如果「先戰後計」，那就是打無準備之

仗，基本是「糊塗戰」。除非是遭遇戰，一般將領都會

力爭避免這樣的情形出現。孫子在開篇就強調這個問

題，是基於戰爭實踐總結出的經驗之談。孫子雖然標榜

和信奉戰爭是詭道行為，但也尊奉一些常規之法，尤其

是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。正是這個原因，孫子才會在十

三篇的開篇就大談「先計而後戰」。

1 武經七書本各篇篇題均為兩字，如果加上「篇」字則為三字，這應該是後人加工整理而

成的。據銀雀山竹簡文獻顯示，《孫子》故本篇題或為一字或為兩字，並不整齊，十一

家注本與其保持一致。日本學者櫻田本一度引起重視，曾被認為是唐以前古本，其單字

篇題更多。

一

「先計而後戰」的傳統

「先計而後戰」是《漢書．藝文志》總結出的「兵權謀」流派的特徵。

漢代人將先秦的兵學流派根據其特點歸納為「四家」，也稱「兵四家」，

分別為「兵權謀」、「兵形勢」、「兵陰陽」和「兵技巧」。四家之中，「兵

權謀」是「將帥之學」，約略相當於戰略學。「兵形勢」側重於作戰指揮，

注重用兵的陣法和部隊機動，講究精兵銳卒，快速出擊。與「兵權謀」相

比較，「兵形勢」似乎可算是戰役學。「兵陰陽」關注天時地利，重視戰

機和治軍，其論注入當時的陰陽五行觀念，尤喜「假鬼神而為助」，有其

唯心一面，但其推演勝負諸因素之生克關係，似亦存有辯證思維。漢代以

後，一些兵書中充斥著很多荒誕不經的內容，比如望氣、遁甲之類，便是

「兵陰陽」中糟粕一面的惡性發展。相比之下，「兵技巧」一派則非常實

在，他們不尚空談，注重士卒的軍事素質、部隊的訓練教範、戰鬥的隊列

行陣及器械裝備的操練。如果說「兵權謀」是「將帥之學」，那麼「兵技巧」

則可視為「士兵之學」。

「兵四家」中，「兵權謀」的成就最高，影響最為深遠。《漢書．藝文

志》曾這樣總結評價「兵權謀」：

權謀者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，先計而後戰，兼形勢，包

陰陽，用技巧者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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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見，按照「兵權謀」的相關特徵總結，它不僅層次高，而且包

含「兵形勢」、「兵陰陽」、「兵技巧」諸家的學說和思想。[2]

以往我們習慣把《吳孫子兵法》當成《孫子》，因而把《孫子》當成

兵權謀中的第一家。其實《孫子》並不符合「兵權謀」的相關定義，因為

《孫子》十三篇中並沒有甚麼「兵技巧」的內容，「兵陰陽」——按照歷史

學者李零的研究，最多也只是留有一些「痕跡」罷了。[3]也就是說，《孫子》

十三篇從總體內容上看，並不具備「兼形勢，包陰陽，用技巧」的特徵，

《孫子》也應當不是我們習慣認為的那個《吳孫子兵法》。[4]

《孫子》不符合「兵權謀」當中的「兼形勢，包陰陽，用技巧」的特

徵，卻符合「先計而後戰」的特徵，也符合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」的特

徵。為甚麼這麼說？就是從《計篇》等實際思想內容出發所做出的考察。

僅就《計篇》來看，僅就作者將《計篇》作為十三篇的第一篇這種篇次設

置來看，《孫子》也是高度強調「先計而後戰」。而《計篇》等篇章都大

談謀略之法，正是體現了「以奇用兵」的特點。

這裏所說的「正」與「奇」、「計」與「戰」，是兩組互相對應的概念，

這四個概念都值得關注。「正」，這裏指的是守國，而不是治國，這是軍

事家和政治家的不同之處。政治家的治國，研究的是治國安邦之策；軍事

家的守國，關心的是國家領土安全不受外敵侵犯。為此，「兵權謀」要求

軍隊和國防力量的建設不僅要遵循客觀規律，而且更要注重戰略形勢的客

2 這種分類按照今天的邏輯學來看，是存在問題的。因為各個子項目並不是對等的，其內

涵甚至存在明顯的交叉現象。這種分類，打個比方說，就相當於我們把地球上的人類分

作三類：一類是人，一類是男人，一類是女人，其中第一類包含了後面兩類。這樣簡單

類比，就可以知道漢代相關兵四家的分類存在問題。

3 李零：《吳孫子發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 15。

4 熊劍平：《〈孫子〉著錄考》，載《軍事歷史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，

2010年），第 3期。

觀分析和理性的軍事決策，在籌劃戰爭與決定是否開戰之時，首先要考量

敵我雙方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，這就是以孫子為代表的「兵權謀家」

的「正」。等到實際作戰之時，則格外強調「奇」，亦即強調詭道用兵，

注重謀略的運用。「正」，需要的是理性思維和邏輯分析；「奇」，需要的

是變異思維和打破常規。「正」與「奇」，反映了兵家在軍事鬥爭的兩個

不同方面的特質：一是在戰前的戰略分析和戰爭決策階段，這理所當然地

需要強調「正」；二是在戰爭進行過程中的戰場指揮和實施作戰的階段，

這順理成章地需要強調「奇」。這兩種不同概念，合在一起又叫「先計而

後戰」，有時間上的先後順序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裏的「計」，是計算、

計數的意思，而非計謀、計策之意，二者意思相近，但是前者可能包含了

後者，不可混為一談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們雖不把《孫子》當成是「兵權謀」中的《吳孫

子兵法》，但仍然願意將其認定為「兵權謀」一派，原因很簡單：孫子的

兵學思想中明顯體現出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，先計而後戰」的兵學特點。

《計篇》開篇便強調戰爭是「大事」：

兵者，國之大事也。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「大事」是人們容易忽略的一個詞語。在先秦時代，所謂「大事」是

相對固定的，具有特指意義。《左傳．成公十三年》說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

與戎。」就是說，古代的國家大事只有兩件：祭祀和戰爭。君主在宗廟祭

祀先祖，看起來似乎是迷信，實則是一項重大政治活動，它等於告訴祖

先，政權依然在手，國家仍然存在。

除了祭祀之外，另一件大事便是戰爭。無論甚麼朝代，戰爭問題都關

係當權者的生死和國家的存亡。正是在這個層面上，古人才把戰爭與祭祀

同列為國家的頭等大事。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，孫子才說「不可不察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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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「察」字，反映出了孫子對於戰爭問題的慎重態度，同時也引出了孫

子的戰略情報分析理論。

從總體上看，《計篇》可分為兩大部分。第一部分論述「廟算」理

論，用孫子自己的話來說，可以用一個「察」字概括，也可以用一個「計」

字（計算、計數之意）來概括。中心內容是「五事」和「七計」，亦即分

析敵我雙方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方面，論述開戰之前最高統治集團應該怎

樣進行戰略情報評估並做出決策，實際上也就是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所說的

「以正守國」。

第二部分論述「詭道」思想。《計篇》中說：「兵者，詭道也。」這是

孫子對戰爭的特質所下的定義。所謂「詭道」，絕非單指欺騙或欺詐。誠

然，孫子說過「兵以詐立」，但是，這裏的「詭道」含義更深更廣。把詭

道狹隘地解釋為欺騙和欺詐，恐怕只是淺層理解。從軍事上說，舉凡非常

規之戰法，一切與野戰教範、作戰條例、常規戰術不相脗合，不合常理而

出人意料的軍事思維與創造性的作戰指揮，都是「詭道」的內涵。這一部

分的內容，用孫子自己的話來說，可以用一個「為」字概括，也可以用一

個「戰」字概括。中心內容是「詭道十二勢」（也有人認為是「十四勢」），

論述指揮員在戰場上必須因利制權，造勢勝敵，實際上就是《漢書．藝文

志》所說的「以奇用兵」。

連接「廟算」和「詭道」這兩部分的過渡句是「計利以聽，乃為之

勢」，在全篇的結構上起承上啟下作用。我們不可小視這句話，因為它反

映了孫子軍事思想中關於籌劃戰爭的不可忽視的程序。這句話的意思是

說，經過戰前的戰略情報分析和綜合評估，如果作戰對我方有利且君主採

納了意見，那麼下一步才是把會議上分析得出的勝算，通過戰場上的謀略

用兵轉化成為現實。[5]

孫子注重從總體上籌劃戰爭，首先要把握戰略分析（廟算）和作戰指

導（詭道）這兩大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要素。孫子規定的「廟算」，亦即

戰略分析，依賴冷靜、客觀、理性的邏輯分析（「計利」），目的是預測

勝負。孫子所揭示的「詭道」，亦即作戰指導，需要主觀努力和創造性地

謀略用兵（「為勢」），目的是爭取勝利。這兩大要素之間也有個先後順

序，必須先「計利」，後「為勢」，這才能把戰前的情報分析預測轉化為

戰場上的謀略用兵，而不能邊打邊算，摸著石頭過河。孫子在《形篇》中

說：「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所謂「先勝」，就是戰前

即能預見勝利，不打無把握之戰。所謂「先戰」，就是不顧敵情和我情，

先打起來再說，一味盲目作戰。程序的先後是思想的反映，到底是先戰還

是先算，抑或是邊戰邊算，不分先後，其間有著本質的差異。很顯然，孫

子是先「察」後「為」，可以看出孫子對於情報工作，尤其是對戰略情報

的高度重視。

5 這句話實際上也可以視作《漢書．藝文志》所說的「先計而後戰」的出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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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「廟算」理論解析

《孫子．計篇》首先集中論述「廟算」，這其實是孫子所說的「察」

的具體內容，也是戰略決策和戰略情報分析理論的核心內容。

甚麼叫「廟算」？廟是古代祭先祖、議國是之處，算為籌算、計算、

計數之意。上層統治集團於廟堂計議國是、預測戰爭，謂之廟算。大陸學

者一般把廟算解釋為戰前最高統治集團舉行的戰略分析會議。從情報學

角度來看，「廟算」其實就是在戰略情報分析的基礎上預測戰爭勝負。我

們不妨將「廟算」理解為君臣在廟堂之上所進行的戰略分析，是特定歷

史時期的術語，今天看來更像是情報學術語。情報類的古軍語很多，「廟

算」用於戰略分析之用，顯然是最高層次的一個術語。台灣學者鈕先鍾套

用現代西方術語指出：「廟算，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即為『純淨評估』（net 

assessment）。」[6]這種對應性的解釋，實際上也是視「廟算」為客觀分析。

「廟算」一詞包含如下基本內容：

計算之人，為文武高官。一般人是沒資格去的，端茶倒水的資格都

沒有。

計算之地，在廟堂。後來改偏堂，因為戰爭之事在古人看來畢竟不是

好事。

6 鈕先鍾：《中國古代戰略思想新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 29。

計算之物，為算籌。

計算內容，為「五事」。下面將逐一進行解析。

計算之法，為比較，非常直接，非常簡單，同時也非常客觀。計算步

驟，先分析，再比較，後綜合評估。計算要求，多算和細算。

計算結果，是一種數量和質量關係。

計算目的，為預見戰爭的勝負。

情報分析的實質是根據所掌握的情況進行科學決策，其中包含有一個

工作程序，正如美軍將軍事情報工作視為一個流程一樣。孫子的廟算理論

也有一個分析程序，或者叫分析步驟。第一步是逐項分析，第二步是對比

分析，第三步是綜合評估。

先說第一步：逐項分析。按照既定的項目逐項分析，也就是「經之以

五」。「經」，本為紡織品的縱絲，可訓為測度、根本，即首先要抓住決定

戰爭勝負的根本方面進行分析和測算。「五」，又稱「五事」，是指按照性

質劃分的五個方面的情報內容，也可以叫五大分析項，這是孫子給出的五

大軍事情報範疇，分別稱為「道」、「天」、「地」、「將」、「法」。五大

範疇之中，又各有具體綱目，需要逐一分析計算。

下面簡要介紹孫子所規定的情報類別和逐項分析法。所謂「五事」，

其實是戰略決策和戰略情報的類別，反映出孫子戰略情報和戰略決策的逐

項分析之法。

「五事」的第一個項目是「道」。孫子所謂「道」，不同於道家之「道」。

先秦時期，各家都言「道」，但總體上說，以老子和道家之「道」為最高。

老子已經將「道」作了形而上的昇華。在很多人眼裏，老子的「道」統攝

萬物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[7]，「道」是萬事萬物的本

源，套用西方術語，老子的「道」是一種本體論。當然，孔子也「志於

7 《老子．第四十二章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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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」[8]，有著「弘道」[9]之志，他們都試圖將「天道」和「人道」哲理化，

同時也變成一種生命追求。通過春秋末期這些大思想家的努力，「道」已

經變成了中國人的哲思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一個最重要的範疇。

「道」既是中國古代政治家的追求，也為軍事家所關注。軍事家一直

將「道」視為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相較儒、道兩家，孫子對於

「道」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論述。孫子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。」孫子

「道」的範疇，主要是考察民眾對戰爭的態度。民眾是否願意為君主參戰

乃至付出生命，這在孫子看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甚至可以作為預測

戰爭的第一個分析項。很多《孫子兵法》研究專家指出，孫子在進行戰略

分析和決策時首先關注影響戰爭的政治因素，也就是戰爭與政治的關係。

孫子雖然不是政治家，但在戰爭與政治的問題上確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。

孫子雖未涉及戰爭性質問題的討論，但對戰爭與經濟、戰爭與民眾及君將

關係等，都有自己獨到的闡發。當孫子將「安國全軍」作為戰爭的出發點

之時，尤可以看出其作為軍事家的政治水準。當然，僅從該句「令」字出

發，可以看出孫子的立場在「上」而不在「民」。作為軍事家，他所關心

的是個「令」字，即為了戰爭勝利，必須要做到民眾和君主的意願保持一

致。當然，這其中具體的操作之法，孫子未再論述。大概這些內容是屬於

政治部門的事情，既是平時的政治建設內容，也是戰時動員的重要內容。

「五事」的第二個項目是「天」。「天」在古代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

念。殷商時期，人們已經開始對「天」進行深入思考，並且把自己的生命

與上天聯繫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種原始的天命觀。《尚書．商書》中說：「我

生不有命在天」，便是對於上天的追問。到了春秋時期，思想家已經就

8 《論語．述而》。

9 《論語．衛靈公》。

「天道」、「天命」等問題作了更多深入思考，甚至開始逐步嘗試擺脫天命

觀的束縛，這樣便把王朝更替當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。

孫子這裏的「天」是自然之天，講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」。該句簡本

作：「天者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也。順逆，兵勝也。」相較傳本，多出了

「順逆，兵勝也」一句。僅從句式上看，很難和「民弗詭也」相對成文。[10]

日本學者服部千春對「順逆」一詞的解釋是：「大而言之，可釋為戰爭

的義與不義，小而言之，可釋為合乎戰爭規律或不合乎戰爭規律。」[11]由

此，他判斷該句與上下文「天時地利」不合，故此也認定為衍誤。筆者認

為，「順逆」更像是兵陰陽家的術語。「兵陰陽」與反對「取於鬼神」的

孫子的精神是根本違背的，更談不上比傳本「義勝」。簡本中「順逆」一

句，當為後人旁注文字衍入。而且這個旁注之人，應該和銀雀山出土的

《黃帝伐赤帝》這篇簡文的作者一樣，喜愛兵陰陽家的理論。

「五事」的第三個項目是「地」。對於「地」的解釋，傳本作：「遠近、

險易、廣狹、死生也。」簡本作：「高下、廣陝（狹）、遠近、險易、死

生也。」傳本、簡本對於「地」的解釋稍有差別。簡本中不僅多出「高下」

一詞，「遠近」、「險易」等幾個詞語次序上也和傳本不同。對於多出的「高

下」一詞，竹簡整理小組的專家們認為：「孫子於地形甚重高下，簡本義

長。」[12]這種見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，因為孫子確實重視高下。孫子的「轉

圓石於千仞之山」[13]，便是認識到藉助高度可以造勢。因此，孫子認為，如

果敵人已經佔領了高地，就不應當派兵去攻打，這便是「高陵勿向」。[14]

10 褚良才：〈「孫子」辯證四則〉，載《孫子新論集萃》（北京：長征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
11 服部千春：《孫子兵法校解》（北京：軍事科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 69。

12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（一）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

頁 96。

13 《孫子．勢篇》。

14 《孫子．軍爭篇》。


